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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音普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非洲感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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叶大铭牧师
(前驻日本宣教士、多伦多北约恩典福音堂主任牧师)
前言
今年二月我去了非洲尼日利亚(Nigeria)宣教两个月，训练尼日利亚宣教士。这是我第二次去非洲训练宣教士，有了些少经验，而且出发前作了些少研究，在尼日利亚也继续研究当地文化历史，所以对非洲的认识加深了很多。当然我的认识仍是肤浅，以下只是个人的感想。

 

非洲给我的印象是很有潜能，但可惜没有实现这些潜力。当我在加拿大的神学院教授宣教学时，有一位非洲留学生问我：“非洲有丰富的资源，为什么却是这样贫穷，充满天灾人祸?”非洲确实有丰富的资源，尼日利亚的石油储藏量是全世界第八位。除了物质资源外，非洲教会的增长是全球中最快的，超过二十个国家的基督徒人数超过人口的半数，全球的信徒中最多居住在非洲。著名的宣教学者华尔士 (Andrew Walls) 说对二十一世纪基督教最具影响力的是非洲教会。[1]既然有这丰富的潜力，事实却是怎样呢?

 

非洲的问题
 
最近一份研究指出非洲面对的艰巨问题：半数人口每天的收入不及一元美金，儿童死亡率是百分之十四，人均寿命是五十四岁，只有百分之六十的人口能享用安全食水，文盲率是百分之四十。

 

1. 疾病

贫穷是恶劣健康的主因之一。非洲的爱滋病蔓延，已经使一些国家失去青年的一代。在尼日利亚我所属的差会国际事工差会(SIM)提醒我们宣教士，若遇到意外，千万不要去普通医院，恐怕染上爱滋病。除了爱滋病，疟疾也残害人口，特别是儿童很多因疟疾而死亡。疟疾不断变种，有药物已开始失去效力。我遇到几位宣教士，虽然吃药，仍然患上疟疾。如果现有药物失去效力，我们将回到一百多年前，那时去非洲的宣教士超过一半死于疟疾，这对宣教将是严重的打击。

 

2. 种族冲突

1994年在卢旺达(Rwanda) 发生的民族大清洗令全世界震惊。不足四个月内八十万人被屠杀，主要是图西人(Tutsi)，也包括一些胡图(Hutu) 的温和份子。这血腥的喊声犹在耳边，大屠杀已扩展到刚果民主共和国(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)，形成刚果大战，又称为非洲大战，有五百多万人死亡。虽然这战争牵涉八个国家，但也包含民族冲突和清洗。除此之外，民族冲突也发生于苏丹(Sudan) 、索马里(Somalia) 、尼日利亚、和其他国家如今年的肯尼亚。[2]
 

令我们信徒惊赅的是这些国家大部份是基督教国家，超过一半人口是信徒。卢旺达的信徒高达人口的百分之八十。为什么信徒彼此残杀呢? 这赅人的事件将会是教会历史上的一大污点。

 

一位记者以“血(缘) 浓于水(洗礼) ”来形容卢旺达的民族大清洗。他引用一位主教所说，在紧要关头对非洲人最重要的不是信仰和教会，而是民族观念。[3]
这个“血浓于水”观念和价值观是怎样形成呢?

 

在非洲有超过二千个民族，现有的五十多个国家，是殖民政府单方面划分出来。一个国家中有很多民族，而同一民族却被分割于不同国家。这是民族冲突的起因。但是这问题的发生，是根基于其他历史和社会文化因素。

 

非洲自古以来都是以部落组织(tribal organization) 作为政治组织。因此权力是分散，部落之间的冲突都是局地性和短暂的。但不幸奴隶制度加剧了冲突，奴隶商人和贩卖奴隶的部落四处找奴隶，甚至侵略其他民族，逼使族人作奴隶，因此部族战争越来越多，加增了部族之间的仇恨。

 

最严重的影响来自殖民政府，欧洲众强国蛮横无理的瓜分非洲。殖民主义并不是完全坏的，例如很多殖民政府因欧洲国家已取消奴隶制度，所以在非洲也尽力废除奴隶制度，但是在民族冲突上，殖民政府不可以逃避作为祸首的责任。

 

首先殖民政府集中权力于中央，因此部落组织衰微，各部族要向殖民政府求取福利，也开始在中央政府内争权，形成了以民族为中心的政党。到各国独立后，民主主义变成为民族政党的争权，加剧民族之间的冲突。

 

殖民政府为了顺利执政，采取分化部族的手段，抬举一些民族，赋与权力，治理其他民族。例如在卢旺达比利时政府提倡图西族比胡图族优越，清除胡图族有权势的人，因此造成后来的悲剧。又如英国在西非授权给伊斯兰部族，统治其他民族，甚至禁止向穆斯林宣教。尼日利亚北部以穆斯林的豪萨(Hausa) 为主要部族，在英国统治下，豪萨族拥有政权。到独立后，豪萨族组织的政党继续为执政党，长期统治国家。但其余二百多个民族不甘被政冶边缘化，纷纷组织政党，甚至搞独立运动。四十多年前东南部的伊博族(Igbo) 便宣布独立，造成数年的内战(Biafran War)，死伤数以万计。尼日利亚直至今日还不能成为合一的国家。[4]同样情况出现于非洲很多国家，所以民族争权和战乱不断发生。

 

很可惜民族间的仇恨或争权已渗入教会，造成教会的民族分化和冲突，例如基督徒部族间因争地土而动武。国际事工差会在尼日利亚建立的教派也要面对这危机，地区委员会若由一个民族掌权，便排挤其他民族，甚至不准许来自不同民族的牧者在那区牧会，为了迁就不同民族，教派只有按着民族不断加增区委会。[5]
 

3. 贪污

非洲人对我说: “在非洲致富之道是做政治家”，因为有权便有钱。在非洲有一种文化现象，称为“大男人”(the big man) 现象。一个人成为领袖后，社会认为他应被人服侍，这才配合他的身分。他接受钱财，甚至挪用公款也是适当的，但同时他有义务帮助宗亲和同乡。这种部族世界观，是形成贪污的主因。[6]尼 日利亚有丰富的石油资源，每年有数以亿计的收入，但在军人执政的十多年内，超过一百亿美元无缘无故地消失了。所以社会仍是贫困，失业率高，普通的民生设备不足。前任总统自称是基督徒，现在还去读神学。他在任时曾用百多亿美元来充实电力供应。但这笔钱去了那里呢? 我在尼日利亚两个月内，每天都停电。开始是停三小时， 后来超过十二小时，很多晚都是在烛光下渡过。奇怪的是尼日利亚输送电力给邻近国家，而这些国家并没有严重的停电问题。贪污是导致非洲贫困的一个主因。

 

4. 社会动荡，治安恶劣

贫穷加上政治和社会的斗争冲突，造成社会的暴力化。携械抢劫、袭击、绑架是很经常的事。这些都是针对上流人士，但因为外国宣教士被认为有钱阶级，所以宣教士也成为抢劫对象。我遇到数位宣教士曾有这经历，一位宣教士的儿子甚至被枪伤，至今心灵创伤还未复元。很多宣教士都要面对带来的恐惧感，学习怎样克服恐惧。

 

5. 非洲传统宗教和邪术的复兴

过往二百多年的宣教中最好反应来自非洲传统宗教的信徒，但传统宗教并没有因被基督教信仰取替而消失，在不同方面仍起作用，例如有病求医时，常找巫医治病。在这十多年内传统宗教更明显复兴，邪术、巫师、精灵、占卜、观兆等普遍流行。[7]甚至政客官员彼此控告对方用巫术伤害自已。这显示福音还没有深入人心改变世界观，难怪教会仍然软弱不成熟。

 

教会
 

非洲教会增长迅速，全球每天信主的人中三分之二是非洲人，超过二十个国家的基督徒人数超过人口的半数，全球基督教重心已从西方转移至非洲。基督教在非洲的影响力实在不容忽视。在数个国家中当社会体制崩溃和政权真 空时，教会是唯一健全的组织维系着社会成员，例如独裁者阿敏(Amin)下台后的乌干达，种族隔离被解除后的南非等。[8]由此可见非洲教会的重要性。在尼日利亚我经常听到政客名人见证主和感谢主，很多商店的名称都和信仰有关。骤眼看来，撒哈拉大沙漠以南的非洲确实是基督教的非洲了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

 

首先信徒的人数不能显明真相。信徒的数字包括罗马天主教信徒，因此基督教信徒真正超过人口之半数的国家只有五个。而且很多信徒属灵不成熟，很多教会软弱，信仰混杂，所以缺乏改变社会的见证和影响力。虽然如此，非洲教会仍然是全世界最大的教会，在普世教会中最有代表性，也应是最有领导力的教会。从普世圣公会我们便可以看到，非洲圣公会信仰纯正保守，反对西方圣公会的信仰偏离圣经，支持同姓恋等。因为非洲圣公会的实力最大，所以西方圣公会也要迁就。由此可见非洲教会有很大的潜力。

 

第二点是这最有代表性的教会却是要面对最大困难的教会，贫穷、疾病、天灾人祸不断困扰非洲教会。面对这些挑战，非洲教会能给普世教会什么启示教导呢? 在神学和认识神上非洲教会能怎样领导普世教会呢? 非洲教会很有潜力，但至今在以上方面似乎还没有充份发挥这潜能。另方面我们在富裕国家的教会，面对在水深火热的非洲弟兄姊妹，又有什么责任呢?

 

宣教
 

1. 伊斯兰教的挑战

有一条属灵分界线，将非洲划分为南北。撒哈拉沙漠以南是基督教地土，以北是伊斯兰教地土。这两大宗教的对峙在非洲是最显明的，尼日利亚便是一个好例子。南部充满教会，大部份人自称为基督徒，北部是伊斯兰教据点。多年来两大宗教有很多冲突，可惜基督徒没有显示爱敌人的见证，反而以牙还牙。七年前北部暴动，穆斯林烧毁教堂房屋，杀伤基督徒。这暴乱蔓延至中部和南部，那处的基督徒为了报复也烧毁清真寺房屋，杀伤穆斯林。非洲教会实在需要悔改，发起热心以牺牲的爱向穆斯林宣教。以非洲教会的实力，应该最有能力将福音传遍北非。但可惜至今还没有见到这事的实现。

 

2. 普世宣教

非洲教会已开始差派宣教士投入普世宣教，最积极是尼日利亚和埃塞俄比亚，南非和肯尼亚也开始加入。尼日利亚是非洲最多人口的国家，基督徒人数也最多，加上是产油国家，因此最具潜力差派宣教士。在2005年由一百间教派和差会组成的尼曰利亚福音宣教协会(NEMA)定下异象，名叫“5015”，即是在十五年内差派五万位宣教士，将福音传回耶路撤冷。这是一个很大的异象，我这次是因为知闻这异象而去尼日利亚，加入NEMA所办的宣教训练院来培训宣教士。但是到达工场后，发现事与愿违。NEMA虽有异象，却无策略计划(尼日利亚人不喜欢长远计划)，而且宗派派系意识强，不大支持联合宣教。每教派有差派宣教士，但教会的宣教意识薄弱，缺乏支持系统，因此很多宣教士都面临耗竭。以我个人意见，尼曰利亚会继续差派宣教士，但很难达到这异象了。

 

结语
 

非洲有足够资源脱出现有的困局，但可惜并没有活用资源。非洲教会很有潜力，但可惜至今仍没有实现这潜力。我们要为非洲祈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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